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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敏

中国物理学家，著名力学
家、爆炸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43年
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在电机工程
系和机械工程系学习，1947年获
清华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1949
年、1952年分别获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硕士、博士学位。1993年当
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早期在水弹性力学研究中取得成
就。长期从事固体力学研究，开
拓和发展了我国的爆炸力学事
业。2013年1月荣获2012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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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敏

○   付晓英      

郑哲敏：力学大家的家国情怀

获得2013年国家最高科技奖之后，郑哲敏开始真正进入公众视线。这位88岁的老人

个头不高，精神矍铄，谦虚和蔼，坦言自己“心情很复杂，受之有愧”。然而，细数从

前，郑哲敏的研究历程始终与国家需求紧密相连，他是当之无愧的力学大家。

青年时代
出生于1924年的郑哲敏几乎经历了中

国从动荡到和平的整个年代。

郑哲敏告诉本刊记者，他

的父亲郑章斐白手起家，成为

一家著名钟表品牌的合伙人，

家境优渥，但是从商的父亲

认为商人地位低下，并不希望

子女经商，他8岁的时候，父亲

就教导他：“经商让人看不起，

以后不要走做生意这条路，要好

好读书。”　

然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大背景

下，加上少年时代心脏不好，郑哲

敏的求学经历因为战乱或疾病多次

中断。1937年，他读初二，日本侵

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和家人回到浙

江老家，1938年以后，父亲郑章斐把

他和哥哥接到四川成都的一所中学继

续求学，由于身体不佳，郑哲敏再次休

学半年。但是郑章斐对子女教育非常重

视，在成都休学的半年，郑章斐请来了家

庭教师辅导他，郑哲敏向本刊记者回忆，

从那时候始，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

学英语，还自学数学、物理等课程，读高

中的时候，所有科目还自备一本英语教

材，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外语能力基

本过关。

回忆起父亲时，郑哲敏说“父亲对我

比较用心”。他休学期间，郑章斐带他游

历很多城市，开阔视野，要求他看曾国藩

家书，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但对于未

来，父亲并没有给他设定一个清晰的方

向，倒是郑哲敏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1928年“五卅惨案”发生时，郑哲敏年

仅4岁，但是那年发生的一件事让这位如

今80多岁的老人仍然记忆犹新：“‘五卅

惨案’的时候，我在济南，我上街一看，

好多好多子弹壳。小孩嘛，有兴趣就去

捡，旁边有个日本哨兵，拿个步枪，上边

上了刺刀，就来撵我。上大学填志愿我填

了两个，一个是当飞行员打日本人，一个

是当工程师工业救国。”郑哲敏告诉本刊

记者。

1943年，郑哲敏高中毕业，去重庆参

加了西南联大的入学考试，取得了理工科

很好的名次，同时也被中央大学录取，他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南联大。“因为我哥

哥已经在西南联大上过一年学了，他学习

比我好，是我从小的榜样。”不仅如此，

他与哥哥郑维敏选择了同样的院系和专

业——电机工程专业。学习一年后，郑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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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认为兄弟俩不应该学同一个专业，应该在不

同领域发展，于是，郑哲敏转入机械工程专

业。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郑哲敏已经念

到大学四年级，他随西南联大工学院迁到北

京，继续在清华大学学习。也就是在这一年，

他遇到了学术上的启蒙老师钱伟长，间接促使

他确定了研究力学的道路。　　

郑哲敏在西南联大求学的三年，钱伟长在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及喷气推进研究所担

任研究工程师，随冯·卡门进行航空和火箭方

面的研究。1946年，钱伟长回国，到清华大

学任教，开设了力学课程，郑哲敏就是第一班

的学生。“钱先生当时刚从美国回来，在机械

系开了一门课，针对四年级的学生，叫近代力

学。包括弹性力学、流体力学和其他一些现代

力学的知识。钱先生讲课非常吸引我们，在课

堂上也给我们介绍他在美国的工作，讲火箭原

理等等。毕业那年我就跟着他做了专题研究，

研究的问题是基于他在美国做过并且在期刊上

发表的一篇关于薄壳柱体约束扭转的文章。”

受钱伟长影响，郑哲敏的研究方向转为力学，

毕业后，他留在清华大学，给钱伟长的“工程

力学”课程做了一年助教，在这期间，他见到

了回国探亲的钱学森，并且自学了微积分等课

程，加强了物理等基础学科的学习，为日后的

科研奠定了基础。　　

1948年夏天，郑哲敏在清华大学校园

里看到国际扶轮社的海报，提供一年的奖学

金，资助优秀人才出国留学。经过清华大学、

北京市、华北地区和全国四级选拔以及梅贻

琦、钱伟长等人的推荐，他成为唯一的扶轮社

奖学金获得者，去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在这所世界最负盛名的理工学院里，用一年

时间取得硕士学位后，他随钱学森攻读博士学

位，做热应力方面的研究，并受到钱学森所代

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影响，着眼重大的实际

1955年郑哲敏离美绕道欧洲回国前1947年冬，郑哲敏（左1）与同届留校的电机系助教在宿舍外合影。
右1为黄敞，右2郑维敏（郑哲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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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创新理论，而这也成为他此后一直坚

持的研究方向。

1952年，郑哲敏取得博士学位，准备回

国，遭到美国政府多方阻挠。1954年，日内

瓦会议后，美国移民局取消了对一批留学生不

得离境的限制。郑哲敏就在当年9月从纽约乘

船离开美国，途经欧洲，辗转近5个月，从深

圳入境回国。在“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

表”中，郑哲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回国本

是一贯的主张。我们之所以获得教育，直接或

间接的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劳动，因此回国服务

是不可推辞的责任。同时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为

群众的利益工作，那么生活便失去了意义。”

　　

而临行前，钱学森也叮嘱郑哲敏，回国不

一定能做高科技的研究，“回国后，国家需要

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一定是尖端的，哪

怕是测量管道水的流动也可以做”。这也成了

郑哲敏日后研究的主线，他的科研项目始终与

国家需求紧密相连。　　

科研人生　　

回国初期，中科院并没

有力学研究所，郑哲敏到中

科院数学所下面的力学研究

室工作。几个月后，钱学森

也冲破阻力回国，于1956

年创建了力学研究所。力学

所创建之初，钱学森就提出

“每个组的研究方向要围绕

国家的重大问题”，而如同

研究从未涉及的爆炸力学一

样，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发展

的不同需求，郑哲敏也一直

在调整着自己的研究方向。

　　上世纪60年代初，受国

家航天部门委托，郑哲敏开

始研究爆炸成型问题，钱学

森预见到这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将其命名为

爆炸力学，并在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里开设工

程爆破专业，1962年改名为爆炸力学专业，

由郑哲敏负责为这个专业设计课程、聘请专业

课教员、安排毕业论文工作等。而当时，世界

都没有“爆炸力学”这样一个称谓，郑哲敏本

人甚至连雷管都没见过。1960年秋天，在力

学所的篮球场上，郑哲敏带着研究人员进行了

一个小的爆炸成型试验，把一块马口铁炸成了

一个小碗的形状，这让钱学森非常激动，认为

这会在将来的机械工业中产生重大的变革。

“钱所长一直对爆破感兴趣，他认为爆破过

程是很突然的过程，有很多力学现象值得研

究，同时爆破当时在采矿、修路、开山中很有

用。”郑哲敏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因此注意

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所里成立了小组叫爆破理

论。后来他负责航天的事情，那上面有一些零

件的制造，当时没有大水压机，很多零件不好

成型，爆炸是一种办法。”但是，力学研究并

不直接生产零件，而是研究一种原理，而这种

郑哲敏伏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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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原理是“拿给别人马上就能用的”。　

从1960到1962年，郑哲敏阐明了爆炸成

型的主要规律，最终带领科研人员成功研究出

“爆炸成型模型律与成型机制”，并在该理论

的基础上研制了高精度的导弹零部件，不仅为

中国导弹发射做出重要贡献，相关理论技术也

广泛应用于国防和民用领域。

1964年，中国开始地下核试验的研究，

郑哲敏接受和完成了有关任务。而为了计算核

爆炸的威力，他和解伯民提出一种新的力学模

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为中国首次地下核

试验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模型后来也被广泛

应用于地下核爆炸、坦克与反坦克武器、空间

反导以及钻地核爆弹等重要军事领域，郑哲敏

还因此获得了1982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1971年，从干校回到中科院力学所的郑哲

敏继续从事爆炸力学方面的研究，为改变我国

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郑哲敏开始研究穿破甲

规律，通过准确计算，让武器在规定距离内打

透相应厚度的装甲，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

似率，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

等一系列问题。而从70年代起，爆炸力学的规

模才逐步扩大起来。　　

这之后，郑哲敏的每项研究依然具有鲜明

的时代背景。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瓦斯事故在煤矿

中频繁发生，郑哲敏便开展粉尘燃烧和爆炸等

方面的研究，1982年，他发表了《从数量级和

量纲分析看煤与瓦斯突出的机理》，对中国历

年发生的大型瓦斯突出事故从力学角度做了分

析，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实验，定性揭示了

突出的主要过程和特征，为一个重要的实用突

出判据提供了理论说明。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多沿海城市进行港

口建设，郑哲敏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中科院力

学所研究员李世海从1984年开始跟随郑哲敏读

博士，研究浅水爆炸，回忆起当年，他告诉本

刊记者：“从大连到湛江沿海海底有淤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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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敏荣获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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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方法用挖泥船，把泥挖出来，填回石

头，造价高、工期慢，质量难以保证。用爆炸

的方法处理海底淤泥，是一种新技术。但是，

爆破专家开始提出的方案是抛掷方案，就是用

爆炸法把淤泥从海底抛出去，然后再回填石

头。现场试验发现，该方案不可行。我们请郑

先生到连云港指导，听取报告后他指出，在爆

炸荷载作用下，淤泥具有流体特征，若想把淤

泥抛出去，还要把淤泥上面的水也要一起抛出

去，这就要在水里布药，代价太大，不合理。

在他指导下，爆破专家们改变了研究的方向，

形成了切实可行的爆炸填石排淤技术。至此，

作为工程的核心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以后的工

作就是工艺技术的改进和工程现场施工问题。

这是工程科学第一层次的问题。但是，郑先生

认为研究工作还没有结束，还需要进行深入的

规律性研究，要研究第二层次的问题，这就需

要研究爆炸填石排淤问题的规律性。郑先生安

排了至少两个博士研究生开展工作，一方面研

究浅水中爆炸荷载的规律性；另一方面研究爆

炸后散体与淤泥相互作用的运动规律。”而20

多年之后，经过工程专家的长期实践，浅水爆

炸处理淤泥的厚度已经是早期的两三倍，达到

了30米。

此外，郑哲敏始终认为，力学基础研究

应该成为力学研究所的一个主攻方向，经过多

年筹划，1988年6月，力学所正式成立了“非

线性连续介质开放研究实验室”，研究探索连

续系统动力学中的非线性效应，尤其是固体材

料的非线性力学性质、湍流与稳定性、非线性

波理论、分离与漩涡，以及环境与灾害力学中

的若干基础问题等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课题。

　　近年来，郑哲敏又开始对可燃冰的开采进

行研究。中科院院士白以龙评价郑哲敏时说：

“他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很高远的，他说我要

为国家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来考虑，就是说从工

程里面提出前瞻性的科学问题，找到里面的基

本规律，然后再推动一系列的新的工程运用，

这是他工作的最大特点。”

力学大家　

郑哲敏是“三院院士”，1980年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美国工程院外籍

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国

家最高科技奖中唯一的力学家和工

程理论家。他的学生、中科院力学

所前所长洪友士称他为“应用力学

和技术科学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而作为工程学家，李世海非

常看重郑哲敏工程科学的思想。

“‘工程科学’这个概念最早是钱

学森先生在1947年提出来的。郑

哲敏先生是钱学森的学生，积极倡

导工程科学的思想，并身体力行。

工程科学不是工程技术，也不属于

自然科学。根据多年来跟随郑先生

的体会，给工程科学一个定义就

是：以解决工程问题为目的，应用

自然科学的理论探索工程规律的科

学。”李世海告诉记者，工程科学
2012年12月23日，郑哲敏先生（右2）向郭永怀夫人李佩先生（左2）祝贺生日。
左1为张涵信院士，右1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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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有两层含义：其一，遇

到具体工程问题应用已有理论

去分析，提出方案并论证方案

的可行性，解决问题。其二，

研究这一类工程问题的一般规

律 ， 研 究 各 种 因 素 的 相 互 影

响，论证工程的经济性，形成

新的工程理论，并在工程中检

验，进而用于指导其他工程。

“力学研究不直接生产产品，

也不设计产品，而是为产品设

计服务，为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服务，是‘幕后’的英雄，这

就是工程科学的意义。郑先生

的科学生涯中一直贯穿工程科

学 的 思 想 ， 比 如 核 爆 、 穿 破

甲、爆炸加工、爆炸填石排淤

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理论可以用于地下核爆炸

当量的预报，传播规律的研究，但不是生产核

弹；可以用于爆炸加工，但是不是直接加工和

设计，而是用于指导设计和为设计提供依据。

而那些直接创造价值的部门，最容易获得经济

效益和荣誉。像郑先生这样的工程科学家可以

解决工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但不是创造价值

的最终的实践者和受益者。而郑先生获奖必将

推动我国工程理论的发展，进而摆脱理论脱离

实际、科学与工程脱节，真正让科学转化为生

产力，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我们科

技强国的梦想。”李世海说。　　

而在郑哲敏看来，当科学家并不像看上

去那么美。“科研有突破的那一刻很快乐，但

是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在一遍又一遍的

错误中寻求突破，在反反复复的试验中总结创

新。科研需要耐心。现在，一些人都急于求

成，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这样做出的也最多

是中等成果，很难有出色的、有重大影响的成

果。有的人急于要实效，不重视基础理论研

究，最终会极大地制约整体科技的发展。”他

也教导学生，科学家要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

花，“选题不能是不痛不痒、可做可不做的，

那是没有意义的”。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郑哲敏说自己

“心情很复杂，受之有愧，放到国际的大背

景下看，要有自知之明，而且这些工作是很

多人做的，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与他相处

40多年的同事陈维波评价郑哲敏：“心无旁

骛，从不在乎名利。”而郑哲敏则说：“我

们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对于富民强国我们

都有一种追求，总是想能给国家做一些事。

到了我这个年纪，中国梦快做完了，但是你

不甘心，所以要完成这个小中国梦，好像需

要做的事情还挺多挺多的。有了这份名，就

有了这份责任，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尽

到多少责任？所以有点欠了什么完不成的感

觉。”而问及下一步打算时，这位年近九旬的

老人笑着说：“我已是风烛残年，还是想做一

下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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